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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外一首）

黄叶飞飞（广东）

从出生至死亡
这段距离
便是人的一生

白发是向岁月
举起的降旗
佝偻是向土地
屈服的姿态
皱纹是向时间
妥协的刻痕

就这样以躯为笔
在人间轻轻一划
便到了尽头

影子

我的影子
未能逃脱
衰老

没有白发
没有皱纹
却有弓身
有凋萎
藏着隐痛的伤悲

警情是
未拆的信（外一首）

李新苗（四川）

草叶碰碎晨露，我轻轻带上家门
父母的目光黏在后背
像温温的秋阳

警灯碾过晨雾，隧道吞尽天光
战友的脚步踏向地平线的远方
新的警情是未拆的信
落笔处，都是人间寻常

分别从不是句点
是水离杯盏赴火场
是信笺挣脱信封寻找真相
是残月把圆满留给归程
留给桌边那碗温着的人间烟火

风把前路拉得很长
我把你的背影摁进对讲机的磁场
所有的等待都凝在一句期盼里
等天亮，等交班，等一声平安归队
轻声的问候，落进晨光却很滚烫

永兴巷的藏蓝

肩灯唤醒永兴镇的街巷
对讲机的声响是最准的钟声
敲开每一扇门的安宁
校园门口，藏蓝站成固定的风景
灭火器的指针，一键报警的按钮
反复核对的是孩子眼里的清明

警格与网格，在台账上经纬交织
老破线路换了新颜，消防通道让出坦途
巡逻的脚步丈量每条巷子的深浅
火灾的烟，盗窃的影，都在脚步里
沉成街巷的平静

邻居的磕绊，总绕着烟火气
背对背的委屈，面对面的梳理
二十年的疙瘩在言语间化开
调解书的红手印，是和解的温度

摁在永兴镇的日常里

失联少年的哭声，揪着母亲的心
警灯亮了整夜，天网织遍街巷
四十小时的奔波，踏碎星月与晨曦
当小小的身影扑进怀抱
对讲机里的平安，漫过整条街道

永兴巷的藏蓝，从黎明走到深夜
以警号为星，以藏蓝为底
织一张平安的网，成为永兴镇
最安稳的底色

沁园春·护士节
（外一首）

施昌林（上海）

杏苑春浓，星灯照夜，淑誉遐扬。
看素衣凝雪，丹怀一寸；
轻簪燕尾，铁肩担当。
榻畔温言，眸含柔暖，寸意消融百疴
霜。
凡尘里，弃浮名俗利，只为安康。

仁心妙术流芳，引四海群英意气昂。

沐春风莞靥，吹消愁雾；
掬清怀胆，不惧风霜。
岁月温行，韶华未负，大爱无疆岁月长。
凝眸处，颂人间天使，再续华章。

劳动节颂

巧手擎天映日红，焊花飞焰幻诗虹。
三轮破晓穿街巷，百垄披云耕月弓。
灯映征衫凝夜色，汗滋嘉谷稔秋丰。
今朝举盏酬勋绩，万里山河颂意融。

婆婆丁花开
周喜斌（黑龙江）

母亲节，婆婆丁开了
小时候，母亲牵着我去挖婆婆丁
嫩生生的绿，一根又一根
西南风轻轻地
刮走了一朵朵白云

过了许多年
又和母亲去挖婆婆丁
草地里，她的脚步
慢慢地，慢慢地挪动

今年母亲节
再也不见我的母亲
婆婆丁的黄，开遍了草地
唯有那片西南风
刮不走蓝天上的白云

蝶栖花间
陈锦麟（广东）

飞过来，又飞过去
累了，就蹲在静谧的花丛间
阳光落下来，花一呼一吸
摇出四处芳香，如心海轻涌
蝴蝶醉卧在枝头
放慢脚步，一步一步
走进夕阳，影子也暖洋洋的
飞过来的蝴蝶，双翅沾满了花香

逝去的江湖

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少年都
有一个武侠梦。

最早接触武术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少林寺》上
映后，全国都兴起了武术热潮，习武练武风
靡一时。我老家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辍学去
少林寺学武，中途被他老父亲揪回来痛打
了一顿。

1982年，我进入师范学校学习，也对武
术痴迷。当时县武术辅导站正招收八极拳
学员，我们很多同学都去报名。后来学校发
现上早自习的人少了很多，便宣布早上不
开学校大门，且早自习严格考勤，很多同学
就此放弃了。可我还是不死心，缠着刚从师
范大学毕业的班主任软磨硬泡。班主任心
地善良，私下同意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
一直坚持了三个月，把全套八极拳学完。后
来看电影《一代宗师》，“一线天”练的就是
八极拳。八极拳的特点就是短促凶猛，没有
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几场打斗，将八极拳
的拳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参加工作后，我曾经习练过“八宝门气
功”，读的是莫文丹老师的函授班。他当时
是广西武警武术散打总教练。我自己练了
几个月，小有成就，能单手开砖。一天晚上
在阳台上练功，觉得手掌胀鼓鼓的，似乎有
气往外冲，我便找来一块垫花盆的红砖，一
掌下去，红砖应声而断。我兴奋地把熟睡中
的爸妈都叫起来看那块断砖，他们很惊讶。
后来我还私下在同学面前表演过，他们开
始不相信，看到砖真的被砍断了，那一瞬都
大为震惊，看我的眼神也有点不一样。

为了巩固硬气功的效果，我还练习过
打千层纸和绿豆沙袋。打千层纸就是买一
大叠草纸，用钉子钉在墙上，再用直拳练
习，就是用瓦楞拳直打墙面。打了一阵子也
很有成效，拳面先是发红，接着破皮，再流
血，后又慢慢结痂，直至生出老茧。有时一
拳出去没打准，打在那个钉草纸的钉子上，
那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钻心的痛。

后来到成都上大学，有一天骑车经过
科大校园，看见一则招生启事，是陈氏太极
拳训练班在招生，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习练陈氏太极拳 85式。教我们的是一个老
者，不知是不是太极世家传人，只觉得他很
有功夫，教得也很仔细，我们练得也很认
真。学了三个月后，我又坚持练了好多年，
自己认为颇有收获。有一次办事，我骑车经
过望江路，眼看就要和一位逆行飞驰的骑
车人迎面相撞，我在车上一个侧身避让，左
手顺势轻轻一带，与那人擦肩而过，竟安然
无恙。

练太极拳多年后，我又想练点硬功夫，
便专门去学过一段时间空手道。道馆在西
玉龙街陈麻婆豆腐店楼上，名叫“慧心空手
道馆”。我和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练
习，十分辛苦，每一场下来都全身湿透。尤
其是有时要快速做二十五个下蹲，连做五
组，中途还穿插二十个俯卧撑，也是连做五
组，有些小伙子都受不了，累得趴在地上。
我那时已四十多岁，却能坚持下来，颇得教
练的赞赏。练了半年，小有成效，后来考级
的时候终止了。因为空手道考级，要么对
打，要么打型，我觉得打型没什么意思，对
打又很容易打得鼻青脸肿，因我在机关工
作，觉得有碍观瞻，也不好向同事解释，就
算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型也很好。
我看了一些空手道比赛，有些运动员，特别
是一些老者，打型时那种严肃庄重的神情、
一板一眼的招式，让人钦佩，甚至让人肃然
起敬。

转了一圈，我又慢慢回到了太极拳里，
这次练习的是杨氏太极拳 115式，传统老
架，跟肖老师学的。肖老师是栗子宜的徒
弟，栗子宜是李雅轩的徒弟，李雅轩是将杨
氏太极拳系统传入四川的第一人。肖老师
打拳，周身仿佛一个浑圆的球在滚动，劲从

脚底升腾而起，连绵不断。我跟着他，每周
星期六在人民公园学习，不紧不慢地划那
些太极圈，不再去想这一招是攻是守，只是
感觉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右脚，手掌跟
着腰转，气息缓缓地沉下去。这时的拳，没
有对手，也没有输赢，只是自己与自己相伴
的一段时光。一套打完，双手慢慢按下，好
像把刚才那一段独自的时光也轻轻合上，
这时候，周围的汽车声、人声才一下子涌回
耳朵里。

如今，那些功夫大都荒废了，我也不喜
欢去人多的场地了。偶尔路过公园，看见那
些舞剑的、练功的队伍，也会停下脚步看一
会儿。他们中有的虎虎生风，有的凝神静
气，看罢，我便默默地走了。

我的江湖，大概就是这样，东一榔头，
西一棒子，没什么章法。它散落在师范学校
窗外的土坡上，留在了那块月下断开的红
砖里，隐匿在太极拳那些划不完的圆圈中，
也遗失在空手道馆那面照出过淤青的镜子
前。

江湖已远，梦还在。

关隘

“关隘”一词，本义指古代在险要地形
处设立的军事防御关口，在传统武术文化
中，常被借喻为身体或技艺上的关键节点。
“关隘”的内涵甚至可以推及生活、工作、学
习和人生：有时人卡在某个“关隘”，百般努
力也过不去，这时如果有人轻轻一句话，或
一个提醒，脑中“轰”地一下，或许“关隘”就
通了，整个人也就活泛起来了。

大约在 2000年，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
趣，自己看书，读斯密、萨缪尔森、凯恩斯的
著作，满纸的供给曲线、边际效用，看得头
昏脑胀。我觉得这些高深的理论，与菜市场
里的讨价还价、工厂里的生产调度，好像完
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始终找不到感觉，入
不了经济学的门。

恰逢有个机会，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到
成都讲课。他善于通过揭示社会生活具体
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把社会生活与经
济学联系起来，让深奥的经济学变得通俗
易懂。他的很多著作也都深受经济学界和
普通读者的喜爱。

我趁机向他请教：“学习经济学这门学
问，最要紧的是什么？从哪里才能钻进去？”
他听了我的问题，想了一下对我说：“经济
学说到底，就是要弄明白两件事，一是市场
是什么，二是稀缺又是什么。”看我似懂非
懂，他接着说：“世上好东西总是不够分的，
这就是‘稀缺’。经济学要做的，就是琢磨怎
么把这不够分的东西，通过‘市场’这个途
径，放到最该去、最有用处的地方。把这个
根子抓住了，别的枝叶才好理解。”听到此，
我脑袋里“轰”地一下，似乎有点灵光乍现，
突然畅通了。原来所有复杂的模型、拗口的
术语，根子都扎在这个最朴素的事实
里———东西不够，怎么用市场的手段来做
好资源配置。困住我的“关隘”，似乎被老师
点通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的学问，研究
资源配置的学问。后来我再理解这些理论
就很顺畅了，这便是有人点出“关隘”所在
的益处。

比起读书学习的“关隘”，身体上的“关
隘”更具体，也更难攻克。比如学打太极拳，
每位老师都说，太极的核心是一个“松”字。
我听后也依言练习，可越是想“松”，肩膀和
手臂就越绷得像块木头。尤其起势动作，两
手从身前抬起这个最简单的动作，我做出
来却总是又僵又滞，自己都觉得别扭。换过
几位老师，他们都只说要放松，可究竟怎么
才算松，谁也说不透。这个“松”字，像一条
滑不溜手的泥鳅，怎么也抓不住。

后来遇到肖老师，他在旁边看我练了
一会儿，走过来，也没碰我，只是轻声说：
“别想着‘抬手’，你试试，就想‘梳手’。”见
我发愣，他又补了一句：“像梳子轻轻梳过
头皮那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他又说：

“你闭上眼，就当自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
水是温的，在慢慢流动。你的手就放在水
里，不用你动，是水浮着它，带着它，一点一
点往上走。”我依照他的话去想，当我不再
命令手臂“抬起”，而是去感受那想象中温
水的浮力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肩
头那块铁板似的紧绷感，悄无声息地消融
了些许，手臂仿佛自己有了飘起的意愿。
“有点意思了。”肖老师的声音带着鼓励，
“记住这个‘不用力’的感觉，劲不是硬使出
来的，是像水一样，自己流过去的，是‘松’
过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松”不
是软塌塌的无力，而是一种通透的、流动的
状态。肖老师用“梳手”、用“水流托浮”这样
的描摹，让那个抽象的“松”字，立刻变成了
身体能听懂的语言。这个坎一过，整套拳的
味道都变了，许多原来做不到、做不顺的动
作，忽然间有了来由和去路，身体里好像打
开了一些无形的闸门，气息和力道终于知
道该往哪里去了。

有些“关隘”，只得靠自己去悟。写作上
的“关隘”，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
年轻时总以为好文章就是堆砌好词好句，
是精巧的结构和新颖的技巧，我拼命学习
那些好词好句，可写出来的东西，自己读着
都脸红———精致得像假花，没有活气。

这个弯，我绕了很久才绕过来。让我明
白过来的，不是哪本写作秘籍，而是心里总
也放不下的几个画面，都是关于我婆婆的。

夏天，我和弟弟去家门前的大河游泳，
婆婆发现后总是走到河边靠近码头的山坡
上，朝着宽阔的河面，用被江风吹得发颤的
长长嗓音喊我们回来。那声音好像能贴着
水皮飘过来，我们听见了，就只能灰溜溜地
上岸回家。

那几年，我和弟弟要随父亲坐船去工
厂上学。天蒙蒙亮的码头，人声嘈杂，我们
挤上船后，我回头往岸上望，总能看见在码
头后方那个婆婆常喊我们的山坡上，她一
个人站在那里，穿着洗旧的蓝布衫，一动不
动，像一尊塑像望着我们这条船。船开了，
码头上送行的人都散了，只有那个小小的
蓝色身影，还在越来越远的土坡上，凝固成
一个点，她不喊，也不招手，可那目光，比缆
绳还要结实，牢牢系在船上，牵着这段长长
的岁月。

更多的时候，婆婆总是坐在阶沿边的
那把竹凳上。她不说话，只是望着河水流向
天边，望着暮色一层层落下来。那个沉默的
侧影，像河边一块被岁月磨光了的石头。

我曾经很想写出婆婆对我们的好，可
一提笔，总觉得空洞无物。直到我不再想着
去写关爱，而是老老实实去写那拖长了调
子的呼唤声，写那高坡上雕塑般的凝望，写
那暮色里沉默的轮廓。当我试着把这些画
面原原本本搬到纸上时，别的东西———那
种无言的牵挂，那种深沉的担忧，那种历经
岁月后的平静与孤独便一下就从字里行间
流淌出来了，它们比任何直接的抒情都更
有力量。

我这才恍然：真情实感不是一种写作
技巧，而是一种诚实。诚实地面对你的记
忆，诚实地写下你真正看见和感受到的东
西，心里有了这份“真”，文字自会找到路。
这个“关隘”，没有外人点拨，是生活本身，
是婆婆那些不言不语的身影教会了我。

有时回头看去，人生的路，原来是被一
个又一个“关隘”串起来的，在隘口前被困
住，进退不得是常事。那时，旁人的一两句
话，就像黑屋子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光
虽微弱，但足够让你看清门在哪里，锁孔朝
哪边。可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光，自己只有
默默地等待，默默地承受，然后默默地对自
己说：要有光。说不定，光就真的来了。

作者简介：彭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团体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有财经随笔集
《经济与传统价值观：对新加坡的观察与思
考》等。

东方明珠，城市的诗章

在黄浦江畔的波澜间，东方明珠
以钢铁之躯，撑起城市的蓝天
它似岁月的守望者，沉默而威严
于时光长河，镌刻不朽诗篇

我拾级而上，踏入云端之殿
风吻着我的脸，似在诉说过往尘烟
俯瞰江畔，建筑如珍珠般璀璨
镶嵌在大地之上，绽放出绚丽光芒

黄浦江，如一条灵动的绸带
蜿蜒伸展，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梦
它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情感
在岁月的流转中，诉说着无尽的缠绵

看那穿梭的小车，如灵动的音符
在街道的五线谱上，谱写生活旋律
江上的船舶，似远航的使者
在波涛中，追寻着未知的彼岸

东方明珠，乃城市灵魂之巅
闪耀着智慧与创新的点点荣光
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浓墨重彩

我站在你的肩头，眺望远方
心中涌起对这座城市的深深眷恋
愿你如永恒的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
引领我们，以创新之笔绘就城市新章
驶向辉煌的明天

平武之行

在雨丝织就的幕帐里启程，
大姐驾着车，像时光的舟。
平武大桥初启的通途，
是崭新的梦，在雨中延伸。

雨轻敲车窗，似岁月私语，
窗外风景如诗，一幅灵动画面。
青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似缥缈游仙，于人世间浮游。

车内的欢声笑语，是温馨暖流，
驱散了路途上的所有烦忧。
每一句交谈，都如花朵绽放，
在雨中的旅程里漂流。

平武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
大桥的身影，是时代的铸就。
雨为天地添了几分神秘，
我们在诗意中尽情地享受。

一路的风景，印刻在眼眸，
一路的欢畅，醉了我心头。
平武之行，似一首浪漫的歌，
在时光长河里，永远地吟唱。

尘封记忆里的荣光

时光幽谧的深巷
封存了三十年的尘埃
那本旧证书，似岁月的密语
抖落了往昔的诗行

去年，我回到故乡
在书堆里寻梦一场
那证书封面的红，如炽热的霞光
撞进我久别的心房

忆当年，青春似火在胸膛
文学梦，是夜空中最亮的光芒
笔锋游走，似溪流欢唱
把情思与感慨肆意释放

一篇篇佳作，是成长的足印
在文字的世界里熠熠闪光
文艺在墨香里拔节生长
每一行诗，都写满了希望

一九九四年的京城，繁华又激昂
首届九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
我带着作品，怀揣着希望
在掌声中捧起了荣誉的重量

如今，再次轻抚那证书的模样
骄傲与自豪，如潮水般涌来
尘封的记忆，如陈年的佳酿
在岁月的深处里散发出幽香

即使时光流转，容颜沧桑
文学的火焰，依然在心中燃烧
那些已逝的过往，年少的轻狂
都是我此生，最珍贵的宝藏

旧照里的青春回响

在时光旧匣的幽谧处
一张长城旧照映入眼帘
九十年代的风，在京城穿梭
文学的梦，在长城上闪烁

那时的我，年少且狂放
笔锋似剑，划破岁月的迷茫
贫困困不住想象的追求
精神的原野始终生长希望

长城的砖石，见证灵感的绽放
一篇篇作品，似烽火传递希望
每一个字符，每一行诗句
都是青春对世界最真的礼赞

情窦初开的目光，如澄澈月光
在古老城墙下，憧憬着远方
红墙黄瓦，承载着美好想象
胡同巷陌，弥漫着诗意芬芳

岁月如矢，射穿了青春的靶场
当年的少年，已两鬓染霜
再看这张旧照，心湖泛起波浪
那些逝去的时光，成了最美的珍藏

长城依旧蜿蜒着历史的沧桑
而我的回忆，与青春对望
在这旧照的微光中，我找回了
那个无畏的模样

梦回通江

我怀揣思念，自海外归航
通江啊，你是我的原乡
每寸土地都镌刻着童年时光

忆当初，懵懂少年背上行囊
告别你温暖的臂弯去闯荡
异国的月光，洒下清冷惆怅
心中的通江是不灭的火光

这一回，终于又踏上你的土地
呼吸里满是熟悉的芬芳
儿时的街巷，已换了新模样
但记忆的种子，依旧在疯长

走进红军广场，心潮激荡
先辈的热血，染就山河红装
那猎猎飘扬的旗帜
是历史的号角，催我向上

与师友围坐，话岁月沧桑
笑声里藏着生活的希望
看他们眼眸里闪烁幸福光芒
我知道，通江已走向康庄

大美通江，你是我永远的珍藏
无论我漂泊多远的地方
你的名字，是我心中的乐章
愿为你添彩，让未来更辉煌

带着憧憬，我又将远走他乡
但通江的梦，会伴我一路远航
在时光深处，守望你的成长
盼你如明珠，闪耀永恒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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